
College and Job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4), 69-75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6.154169  

文章引用: 李春霞. 中学职业探索教育体系构建: 价值、困境与路径[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4): 69-75.  
DOI: 10.12677/ve.2026.154169 

 
 

中学职业探索教育体系构建： 
价值、困境与路径 
李春霞1,2 
1泰国国立发展管理学院，泰国 曼谷 
2重庆旅游职业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6年2月21日；录用日期：2026年3月17日；发布日期：2026年3月25日 

 
 

 
摘  要 

中学阶段是青少年生涯意识由启蒙迈向探索的关键过渡期，也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向基础教育延伸的重要

环节。然而，当前政策与实践多聚焦于泛化的职业启蒙，对中学阶段职业探索教育的功能定位尚不清晰，

相关研究与制度供给亦显著滞后。本文以职业发展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与教育公平理论为分析框架，

系统梳理中学职业探索的理论内涵与价值逻辑，剖析其在制度、课程、师资与评价等方面的现实困境。研

究认为，中学职业探索是实现教育类型融合、促进教育公平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机制，提出以“纵向贯

通、普职融通”为导向，围绕顶层制度、课程体系、师资建设、资源联动与评价机制五个维度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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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ddle school stage is a critical period during which adolescents shift from initial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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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ness to systematic exploration and represents a key link in extending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to basic education. However, current policies mainly emphasize generalized ca-
reer enlightenment, while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career exploration at this stage remains un-
clear,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is insufficient. Based on career development theory, social construc-
tivism, and educational equity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value 
logic of middle school career exploration and analyzes its challenges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curric-
ulum development, teacher preparation, and evaluation. It argues that career exploration in middle 
school is essential for promoting integration between gen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enhancing 
educational equity, and fostering holistic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cus-
ing on institutional design, curriculum systems, teacher development, resource coordination, and 
evalu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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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技术变革的持续加速，青少年面临的职业不确定性显著增强。而个体在 15
岁阶段的职业发展状态与成年后的就业成果之间存在高度相关[1]。如何在中学阶段科学引导学生开展职

业探索，不仅是学生实现个体生涯发展的核心环节，更是增强教育体系适应性，提升国家人力资本效能

的关键议题。 
国际上，诸多国家已通过立法保障、标准引领与体系化设计等，实现职业探索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深

度嵌入。近年来，我国在制度层面已逐步关注生涯教育的系统建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
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均提出要推动职业教育向基础教育延伸，要求中小学普遍开

展职业启蒙与劳动教育[2]。然而在实践层面，中学阶段的职业探索教育仍存在理念模糊、体系割裂与实

施薄弱等现实困境。现有研究多以“中小学生涯教育”、“职业启蒙教育”为对象，缺乏对中学阶段这

一关键转折期的系统探讨[3]。因此，从理论层面厘清中学职业探索教育的独特内涵与价值逻辑，并在制

度层面探寻其体系化构建的可行路径，是本研究力图回应的核心问题。 

2. 中学职业探索教育的内涵与价值逻辑 

2.1. 职业探索教育的内涵与概念界定 

“职业探索”(Career Exploration)是职业发展研究的重要概念，最早由 Stumpf 等(1983)提出，用以描

述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主动搜集与整合信息的行为过程，其核心包括自我探索与环境探索两个维度[4]。
学者(如 Zikic，Klehe，2006；Savickas，2013)进一步强调职业探索是青少年应对不确定职业环境的适应

性行为，是个体形成并不断修正职业自我概念的关键过程[5] [6]。 
由此可见，职业探索不是简单的信息积累或活动体验，而是青少年整合内在自我与外部社会要求，

达成心理社会适应，最终形成职业认同乃至自我认同的必经之路。苏普(1984)将青少年阶段定义为“探索

期”，强调 11~18 岁是职业兴趣、能力与价值观逐步成熟的关键期[7]。这一阶段个体的核心任务是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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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Identity Formation)，而职业探索正是连接自我与社会的主要途径，是实现自我同一性的核心载体。 

研究普遍认为生涯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小学阶段儿童处于皮亚杰所划分的“具体运算阶

段”，其思维以形象直观为主，适宜开展以兴趣激发和感性体验为核心的职业启蒙教育；初中阶段进入

“形式运算初期”，学生具备抽象推理与自我反思能力，符合 Super 生涯发展理论中“探索阶段”的特

征，此阶段教育应以职业探索为核心任务；高中阶段个体自我概念趋于稳定，职业价值观逐步形成，教

育目标应转向职业规划与路径选择。 
在国际教育实践中，普遍将职业探索视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如美国的铂金斯法案明确要求学生

在中学阶段完成职业探索模块；英国盖茨比 Gatsby 基准要求 11 岁以上学生系统参与职业探索活动。

OECD (2024)将职业探索视为连接教育与劳动市场的重要“过渡性机制”，其核心目标在于帮助学生建立

“认知–参与–决策”的职业发展路径。 
然而，国内相关研究多以“职业启蒙教育”统称中小学生涯教学，缺乏对具体学段的探讨，学界对

职业探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8][9]，鲜有将“职业探索”作为独立概念加以阐释。一方面，

受政策话语主导的影响。近年来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与《职业教育法(2022)》均使

用“职业启蒙”等表述，各地政策也常常将中小学职业启蒙、职业体验混淆使用，强调兴趣激发与劳动

教育[10]。另一方面，国内研究通常将“职业探索”界定为大学生或者青年群体的研究范畴，而将中小学

阶段归为兴趣培养与认知启发领域[11]。 
综合国内外研究，本研究将“中学职业探索”界定为：在中学阶段以促进学生职业认知、职业自我

建构与社会适应为目标，围绕自我探索、环境探索与职业决策展开的系统化的教育活动。其在生涯教育

进程中居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相较于小学阶段以唤起兴趣、广泛接触为目标的“职业启蒙”，它更

强调认知的深化与结构的初步形成；对比高中后期及以后特定路径选择与决策为中心的“职业生涯规划”，

它又侧重于提供探索的广度与决策的预备训练。其特征包括内容与目标的系统性、与学生心理结构同步

的发展性与鼓励学生主体建构的反思性。 

2.2. 中学阶段职业探索教育的价值意蕴 

2.2.1. 职普融通与体系贯通的基础性价值 
从宏观视角看，职业探索具有引导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协同的功能。通过将地方产业资源引入学校

课程，学生可在早期了解区域经济特点与职业分布，从而增强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例如浙江、江

苏等地已探索“地方产业–学校–学生”联动机制，将企业导师与行业体验纳入中学课程体系，使产教

融合向基础教育延伸，不仅极大提升了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也为地方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构建了早

期的人才识别、兴趣培育与储备机制，强化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与人才韧性。 
通过在普通教育体系中嵌入职业探索环节，可实现教育类型间的功能互补与路径衔接。一方面，它

将职业教育资源前移至基础教育阶段，使学生在认知层面形成对职业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为职业教

育体系提供了早期生源引导与兴趣铺垫，打破“职教后置”的结构性瓶颈。由此，职业探索教育不仅是

课程创新，更是类型教育体系优化的制度接口。 

2.2.2. 教育分流调适与公平促进的制度性价值 
在当前教育分流背景下，初中生在认知不足的情况下被迫面临路径选择，社会焦虑随之上升。职业

探索教育通过兴趣测评、职业体验与反思引导，使学生基于自我认知而非社会标签作出选择，从而缓解

“职校 = 失败”的刻板印象。研究表明，系统化的职业探索课程能显著提升学生的职业自我概念与决策

自信[12]。此外，从教育公平视角看，布迪厄(Bourdieu, 1986)的文化资本理论揭示了社会阶层差异对职业

认知的影响。将职业探索教育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可通过普惠性、标准化课程打破认知壁垒，为弱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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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供平等的职业想象空间，从而弱化社会再生产效应。 

2.2.3. 个体自我建构与核心素养提升的发展性价值 
职业探索教育不仅关乎职业选择，更关乎个体的“自我发展”。职业探索通过提升生涯自我效能感

影响个体的发展准备水平[13]。强烈的效能和结果期望会导致更清晰的目标以及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个

体对未来角色的清晰认知能够显著提高当前学习投入水平。当学习内容与未来职业情境建立稳定关联时，

学生更容易形成持续性学习动机与长期目标，从而实现由外在学习驱动向内在发展驱动转变[14]。 
在中学阶段开展职业探索，能够引导学生形成对社会角色、职业价值与个人能力的整合性理解，促

进心理成长与社会化发展。同时，项目式、探究式的职业探索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沟通合作能力与规划能力等关键核心素养，这些能力具有高度迁移性，是应对未来社会不确定性的基础

[15]。 

3. 当前中学职业探索教育的现实困境 

尽管近年国家政策频频强调“大中小学一体化生涯教育”，并在中小学阶段倡导职业启蒙与体验教

育，但在实际运行层面，中学职业探索教育仍面临体系性、结构性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3.1. 顶层设计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 

从制度层面看，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国家级职业探索教育框架。教育部相关文件多停留在原则性倡

导，如“鼓励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与生涯教育”，缺乏具体的目标、内容与评价标准。各地区多依赖地

方性文件与学校自主探索，导致政策落地效果不均衡。例如，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能依托财

政与企业资源进行系统化探索，而广大欠发达地区则往往流于零散的讲座或短期活动，加剧了教育资源

的省际与城乡差距。此外，职业教育部门与基础教育部门缺乏协同，生涯教育责任边界模糊，难以形成

纵向贯通的制度体系。 

3.2. 教育目标模糊、课程体系缺失 

当前生涯教育目标存在“泛化”与“重叠”问题。部分地方政策与学校实践常常混淆“职业启蒙”、

“职业探索”、“职业生涯规划”，缺乏清晰的阶段划分与能力导向。依据 Super 的生涯发展理论，不同

学段应具有差异化目标：小学侧重兴趣启蒙，初中强化探索与认知，高中过渡至规划与决策。然而我国中

学课程设计缺乏此种层级结构，内容多停留在参观讲座等浅层活动，难以支撑学生形成系统的职业认知。 
此外，目前职业探索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或普通高中课程体系的正式科目，缺乏教学大纲、课时

要求与评价机制，多依附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呈现碎片化与形式化倾向。缺少过程性档案与个性化指

导工具，学生职业发展轨迹难以追踪，教师亦无法据此提供持续性、个性化辅导。 

3.3. 师资力量薄弱，专业指导体系缺位 

教师是职业探索教育的关键执行者。目前多数学校并未设置专职岗位，课程常由心理教师或班主任

兼任，其专业背景主要集中于心理辅导与德育教育，对职业发展理论、职业测评工具及社会产业趋势缺

乏系统认知[16]。师资培养体系方面，我国师范院校鲜有生涯教育相关专业课程，职后培训亦未形成长效

机制。 
相较之下，美国学校普遍配备专业的 Career Counselor，师生比约为 1:250~300，并通过《ASCA 国家

模型》确保辅导的专业化与持续性。我国若缺乏此类制度保障，职业探索教育将难以实现科学化与系统

化目标。教师指导的“经验化”与“随意性”不仅影响教育质量，也削弱学生在关键决策节点(如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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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分流)中的理性选择能力。 

3.4. 评价机制缺位与过程追踪不足 

现阶段中学职业探索教育普遍缺乏科学的成效评估体系。部分地区虽提出“建立发展性评价机

制”，但实施层面仍以“活动完成率”“参与人数”等量化指标为主，忽视学生认知与态度的变化过

程。多数学校尚未建立生涯发展档案系统，学生的职业测评结果、体验记录与反思报告未能系统保存，

无法形成连续的个体发展画像，更难以实现纵向数据积累与动态评估。相比之下，加拿大“Career Cruis-
ing”系统与澳大利亚“My Future”平台已实现跨学段数据共享与学习轨迹可视化，为我国提供可资借

鉴的样本。 
综上所述，我国中学职业探索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既包括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细则尚待完善，也涉

及执行层面的课程、师资与评价短板，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导向与实施体系之间存在“结构断裂”。因

此，构建纵向贯通、制度完备的体系框架，成为破解当前困境的关键。 

4. 优化中学职业探索教育体系的可行策略 

针对前述系统性困境，需在理论与制度双层面构建中学职业探索教育的系统框架。本文提出的体系

建构思路基于“纵向贯通、普职融通、发展性导向”的三重逻辑，具体路径如下。 

4.1. 完善顶层设计与法定课程制度 

应构建我国国家级《职业探索教育框架标准》，明确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阶段目标

与核心素养要求，厘清“职业启蒙–职业探索–生涯规划”的衔接逻辑。同时，推动职业探索教育作为

独立模块或必修内容纳入《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明确课时与学习目标与考核

要求。通过课程法定化，确立其在教育体系中的制度地位，防止“副课化”，“边缘化”倾向。 

4.2. 构建系统化、阶段化的课程体系 

依据 Super 的生涯发展阶段理论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构建“认知–体验–反思”三阶段课程结

构。小学阶段聚焦职业启蒙与兴趣激发；初中阶段重点发展自我认知与职业探索；高中阶段强化职业决

策与规划能力。课程内容可涵盖职业认知、职业技能体验、生涯测评、职业人物访谈与生涯计划书撰写

等核心模块。 
在教学实施上，大力倡导项目式学习(PBL)、情境模拟与案例研讨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例如，

模拟行业招聘、岗位任务体验等，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真实感。区域层面可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开发本

地化课程资源，形成“一区一案”、“一校一品”的校本化实施模式，如制造业城市引入“智能工厂参观

项目”，文化旅游城市设置“景区运营体验项目”。这种“课程–产业–社区”联动模式，有助于实现

教育与社会资源的双向融合。 

4.3. 师资培养与专业认证体系 

教师专业化是体系建设的关键。应设立专职岗位“职业探索教育教师”，并建立与之配套的职业资

格认证与准入制度。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相关专业可增设“生涯教育与咨询”培养方向，有条件的高

校可设立“职业指导与教育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点，以培养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背景的专业人才。 
对于在职教师，需构建常态化的职后培养与专业发展体系，依托省级教师教育学院或区域师训平台，

定期开展培训与研修；建立区域生涯教育共同体，推动教师跨校交流。还可引入“企业导师 + 行业专家”

进校园机制，形成校企协同的混合型教学团队，从而增强教师队伍的实践性与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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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建设国家级生涯教育信息与资源平台 

顺应教育数字化趋势，建立“国家职业探索教育服务云平台”，实现资源数字化整合与数据共享。

该平台应包含四大功能：一是动态更新的职业信息库，汇聚行业数据与岗位信息；二是科学规范的测评

工具库，提供兴趣、能力、价值观测评；三是开放共享的课程与案例资源库，分享全国优质课程与学校

经验；四是贯穿全程的电子生涯档案系统，实现学生探索轨迹可视化，个性化管理。此平台不仅可服务

学生个体发展，也为教育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数据支撑，推动生涯教育走向智能化与精准化。 

4.5. 健全发展性评价与教育督导机制 

评价体系建设是保障职业探索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应着力构建以“发展性”和“增值性”为核心

的评价体系。在个体层面，全面推行“职业探索成长档案袋”评价，全程记录学生的测评结果、活动表

现、反思日志与成果作品，重点关注其职业认知、生涯适应力与职业成熟度的纵向成长。在学校与区域

层面，教育督导部门应建立包括课程开设质量、师资配备水平、资源使用效率及学生发展成效在内的多

元评价指标体系，并定期发布质量监测报告，将结果应用于教育问责与政策优化，形成“评价-反馈-改进”

的质量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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